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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台风“烟花”的临近，全市
抗台的气氛愈加紧张。按照组织安
排，各党群机关均组建援助突击队，
奔赴基层一线，我带海曙区文联党
员突击队一行赶赴洞桥支援。

7月24日是周六，下午4时，我
们突然接到上级指挥部下达的命
令，受连日来暴雨影响，鄞江水位将
暴涨，决定要对树桥村村民进行转
移，情况瞬间变得非常危急。

树桥村人口较多，本村人1300
名，外来人口上千名，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转移群众压力巨大。联村干部
李委员已到村委会，召集村民组长
和党员骨干举行紧急会议，再三说

明即将到来的洪峰是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将淹没整个村庄，群众必须立
即转移。村民组长和党员骨干立即
行动，三到五人一组，摸黑挨家挨户
通知群众转移，有条件的尽量投亲
靠友，没有条件的可以撤到镇上三
个安置点，尽量将家中冰箱、洗衣机
等贵重物品搬到二楼，以减少损
失。还强调撤离期间，村里会安排
村民骨干负责邻里守望，保护村民
家中财产安全。

按照计划，7月24日晚上动员
老弱病残者先投亲靠友，第二天上
午再进行大规模转移，到中午全部
完成转移任务。

梦江南梦江南
我与我与““烟花烟花””撞了个满怀撞了个满怀

陈鸿，海曙区文联副主席，宁波大学和
宁波市委党校客座教授，宁波作协散文创
委会主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散文百家、
民主与法制等已发表各类文章三百余篇，
已出版个人作品集《百味一品》、散文集《斯
地放歌》，《斯地放歌》和长篇《大地烟云》列
入宁波市重点文艺创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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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烟花”袭
击甬城期间，我一
直在海曙区洞桥镇
树桥村一线抗台，
当时将抗台点滴的
图文发表在微信朋
友圈，直到撤离树
桥村后，才有精力
整理文字。因为从
事文联工作，所以
为这篇文章取了个
文艺点的题目。

等我和同事徐红辉从村里回到
临时住所，已是晚上10点。听得外面
开始刮风下雨，雨水猛烈地敲打窗户，
台风“烟花”对我市影响遽然加剧。

午夜12时左右，突然响起的急
促手机铃声将我叫醒，是镇上吴书
记的电话，他声音严肃地说：“现在
情势万分危急，你们必须马上向联
村的李委员报到。”打通李委员的手
机，对方的声音有些低沉，说：“村民
必须马上转移，你们若来了，要做好
可能走不了的准备。”

我略怔了一下说，我们马上赶
到村里。他说，那好，七八分钟后有
辆车来接你们。事后才知道，当时
他们已有最坏打算，如四明山降雨
量持续增大，水库只能加大泄洪量，
极有可能会发生房屋冲垮的情况。

当我和同事徐红辉下楼走到宾
馆大厅时，面包车已经停在了宾馆大
门外面，狂风暴雨没头没脑地扑面而
来，让人几乎睁不开眼睛。面包车在
雨夜中狂奔，很快抵达村口，元贞桥
已经被水淹没，人们在桥的两头垒起
了沙包坝拦水，我们只能蹚水进村。

向李委员报到后，我们马上赶
往村文化礼堂，大批村民已经集中
在这里，等待乘坐安排的车辆撤
离。由于人数太多，许多群众都站
在礼堂门廊下，等到撤离了一批人，

我们才挤进礼堂内。
临时抽调的车辆十分紧张，每次

车辆到来的间隔时间较长，每批又只
能乘坐30人左右。焦虑和不安写在
每个人的脸上，大家都巴望着早点离
开，现场一时有些混乱。经简单商
量，我们开始在礼堂内大声宣传：“让
孩子、老人、妇女先行，大家放心，政
府会保证每一位百姓全部安全转移，
安置点已备好食物供应。”人们开始
自觉闪开道路，让体弱幼小者等候在
门口，现场变得有序。

由于车辆受阻无法进村，只能
在元贞桥头等候，每当一辆车到达
时，人们必须顶风冒雨走上两三百
米路程，人群中有尚在襁褓里的婴
儿，白发苍苍的老妈妈，乘着轮椅的
残疾人……队员们扶老携幼，一趟
趟地出入风雨转移群众。当得知一
位90多岁的妇人年事已高，行动不
便时，两名队员将她一路背过来。

经过3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在
礼堂的群众终于全部转移，刚才还人
头攒动的偌大礼堂一下子变得空空
荡荡。当我们在狂风暴雨中走到村
口，这时一般车辆已无法进出，我们
乘坐一辆镇上的消防车离开。一路
上，风雨更大了，它吼叫着，狂躁地肆
虐着大地上的一切，沿途许多路段已
经淹没，一辆辆汽车浸泡在水中。

二、午夜铃声

一、“烟花”逼近 想象力想象力
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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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多，菜市场的人已
经稀稀疏疏了，我大致清点了一
下货物后准备收摊。一位头发花
白的老先生慢吞吞地走过来，拿
起一只塑料的瓜刨、一只马桶刷，
很客气地问我：“几钿？”

本地人问价时会说“几块洋
钿”，老先生的“几钿”是明显的上
海口音。

上海距离我的家乡南通的路
途不远。在小镇菜市场混生活的
这些年头，我的耳朵捕捉过四面
八方的口音：东北的、河南的、安
徽的、广西的、四川的、湖南的、贵
州的、江西的……

本地人品不出这些外地方言
的玄妙，我往往是一猜一个准，而
且，与我的家乡靠得越近的人，我
越是觉得亲切。

我问老先生：“阿伯是上海人？”
老先生点点头：“我家在上海

浦东，小儿子10年前来这边半山
的景区承包了一个院子经营民
宿。乡下的空气好，蔬菜又新鲜，
我蛮喜欢，隔一段时间我就要到
儿子这里住几天。”

我说：“阿伯，我是江苏人，娘
家在南通地区，和你算得上半个
老乡呢。”

一提到南通，老人来了兴趣。

他说：“南通我知道的，如东、启东、
海门、海安一片我曾经去出过差，不
过那都是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说，三四十年前，我也就是
个几岁大的小不点儿，但我对上海
这两个字的印象特别深刻。苏中
农村家家户户养鸡养鸭，我们家二
十来只鸡鸭生的蛋除了过年过节
打打牙祭，其余的全被我奶奶攒在
一只褐色的矮脚缸里，定期有人上
门来收购，转手贩卖到上海去。从
那时起，我对上海就有一种莫名的
向往，觉得上海是个好地方。天底
下那么多人，数上海人顶幸福了。
别的不说，天天有香喷喷的鸡蛋
吃，还不把人美死！

老先生被我的话逗乐了，笑
眯眯地说：“我年轻时正好就是上
海禽蛋公司的经理。”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老人一脸

的认真：“你们江苏那边的蛋贩子
收购上来的鸡蛋鸭蛋全卖进了我
供职的那个禽蛋公司。”

原籍江苏如皋，新余姚人，70 后职高
生，菜市场卖小百货为生，摆摊之余写写小
文，2018 年、2021 年相继出版散文集《渡你
的人再久也会来》和《世间的小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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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一送一】签名版《世间的小儿女》
送《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签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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